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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蒲孤臨敵經驗很豐富，知道崇明散人的
攻擊絕不會就此停止，身子剛與地面接觸，
立刻一個翻滾，斜退出丈許，果然崇明散人
追上來又是一掌直劈，將地上的晶磚震裂一
道深縫！

崇明散人兩擊不中，看出金蒲孤的武功
根底不弱，乃冷笑一聲對黃逸道：

「好賤人，你的膽子倒不小！」
黃鶯躲在一邊叫道：
「爺爺！你好不講理，你可以在此地接

待外人，我為什麼不能邀請兩個朋友……」
崇明散人怒聲吼道： 「混帳！這地方由

誰作主？」
黃鶯也不甘示弱叫道： 「這地方是您

的，自然由您作主，可是修羅刀是我娘留給
我的，您怎麼隨便作主送人？」

崇明散人語為之塞，氣得混身發抖，口
中祇是連連叫道： 「好！好……」

南海漁人見他們祖孫一開始就鬧翻了，
連忙上來一拱手道：

「散人別來無恙，還記得二十年前故人
否？」

崇明散人瞪了他一眼叫道：
「臭釣魚的！二十年前我放過你，你又

來蠱惑我的孫女兒……」
南海漁人微笑道： 「散人不必動氣，老

朽這次前來，倒不是為了修羅刀……」
黃逸也叫道：

「是啊！他們是來警告您，叫您不要上
人家的當，這幾個女的都不是好人，她們是
存心來騙您的修羅刀……」

由於他們二人的猝然出現，已使廳中諸
女大吃一驚，甚至有點不相信的樣子，金蒲
孤看見劉星英，就想起在姑蘇城外受愚的情
形，憤然地道：

「三小姐！你很奇怪吧！東海上一把烈
火並沒燒死我，海裡的鯊魚也沒有吃掉我，
我仍然趕了來阻止你們的陰謀……」

劉星英幽幽地望他一眼，輕聲道： 「金
公子！現在我說什麼都無法使你相信了！」

金蒲孤怒聲道： 「是的！我永遠也不會
相倍一個狡猾的女人！」

劉星英臉色一變，咬著牙齒道：
「不管你相不相信，反正我將你留在姑

蘇是為了救你的命！」
金蒲孤冷笑道：
「是啊！你在海中放火是要我的命，我

假如聽你的話，留在姑蘇，自然就不會碰上
那一場大火，你說救我是不是這個意思呢？
」

那個中年女子突然臉色一沉，冷冷地看
了劉星英一眼，鼻中發出一聲冷哼，劉星英
聞聲黯然低頭，臉如死灰！

金蒲孤與南海漁人自入門之初，即對這
個女子十分注意，第一是因為劉素客的萬象
谷中，沒見過這個人，第二是看目前的情

勢，這個女子好像是一行人的首領，而且其
餘幾個女孩子對他彷彿頗為忌憚！

金蒲孤朝那中年女子看了一眼道： 「這
位大姊好像很少見？」

那女子冷冷一哼未予作答。
白素容連忙道： 「這是家姑母白蟬娟！

」
金蒲孤微怔道： 「令尊還有姊妹？」
白素容點點頭道： 「家父僅有一妹，闊

別多年……」
白蟬娟立刻冷冷地道： 「多話！這臭小

子是什麼東西，要告訴他這麼詳細……」
白素容噤然住口，不敢再說下去了！
白蟬娟又轉臉向崇明散人道：
「散人！聽說你這水晶宮中門禁森嚴，

規例尤為嚴厲，看來祇是嚇嚇我們女人用
的！」

崇明散人十分惱怒厲瞪了黃
鶯一眼，金蒲孤本來對白蟬娟的印象就不
好，現在聽她又在出言挑動崇明散人，不禁
怒叫道： 「你自己為虎作悵，還敢胡說八道
……」

白蟬娟冷笑一聲道： 「為虎作悵？這是
什麼意思？」

金蒲孤冷笑道： 「你自己明白！」
黃鶯又搶著道： 「爺爺！這幾個女人是

受了一個名叫劉素客的壞人所策動，前來騙
取我們的修羅刀……」

崇明散人怒聲道： 「胡說……」
金蒲孤連忙道：
「黃姑娘絕不亂說，修羅刀乃天下無雙

利器，假如落在劉素客的手中……」
崇明散人冷笑一聲道： 「這麼說來你是

來向我提出警告的了！」（一○五）

「金田一先生，你說的不錯。大道寺先生非
常討厭那孩子的這種怪痛。可是我現在想想，大
道寺先生過去曾經犯下殺人罪，或許他的這種特
殊基因遺傳給這孩子了吧！因此他才會那麼討厭
文彥。」

金田一耕助點點頭說道：
「當時大道寺先生看見文彥偷偷摸摸跑去庭

園後面，便很留意文彥又在玩什麼把戲，於是他
趁大家都在午休的時候，前去庭園看個究竟。

「我想他一定發現了那裡有個洞，便走了進
去，看見用報紙上的字塊做成的三封信，這一定
讓大道寺先生非常驚訝，不，或許應該說是恐懼
勝於驚訝吧！

「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他自己也曾經做過
這樣的信，而文彥大概看過寄到家裡的那封警告
信函，因此才如法炮製。」

「原來如此。」
加納律師一臉無奈的樣子。
「是啊！因此大道寺先生感到非常恐懼，他

把漿糊、剪刀。剪過的報紙理在土裡，然後把三
封信放進口袋，正準備從洞裡向外走時，卻聽到
遊佐先生和姬野東作兩人在上面密談。」

「哦，原來是這樣。那三層階梯設計得真是
太巧妙了。」

「沒錯，如果大道寺先生沒有看見文彥鬼鬼
祟祟的樣子，就不會進入洞裡，當然也不會聽到
他們兩人之間的談話了。」

加納律師點頭贊同。
「不過，姬野東作……那位昔日的嵐三朝究

竟知道些什麼？為何會招致殺機呢？」
「我想他知道的大概不少。大道寺先生是松籟莊飯店的大老

闆，所以經常在那家飯店出入。姬野東作看到他時，或許覺得非
常眼熟，正好這陣子大道寺家的獨生女智子小姐從月琴島來到飯
店，姬野東作一定是聽到這些傳言，才想起以前的事來。

「作為劇團的負責人，姬野東作一定知道智子小姐的親生父
親十九年前在登茂節慶時墜崖摔死的事，他也知道劇團裡有位叫
「島田」的男人。因為十九年前發生那樁慘劇之後，嵐三朝的劇

團就再也沒被叫到月琴島去表演了，對這個劇團來說是損失巨
大，所以劇團的人才會對這件事記憶深刻。

「我想姬野東作或許回憶起了當初有位自稱是月琴島的居
民，曾到下田迎接他們，後來又送他們到下田的男人。這男人後
來取代了智子小姐慘死的父親的地位，並且進駐了大道寺家成為
一家之主……

「姬野東作在瞭解這些細節之後，自然嗅出了一些端倪，更
何況他又說了 『蝙蝠』這個字眼，所以我相信他一定是在十九年
後，發覺了大道寺先生當初巧妙欺瞞大家的伎倆，因此才把這件
事告訴游佐先生。」

「他之所以把這些話說給遊佐先生聽，是希望游佐先生能佔
一些優勢，進而輕易地在競爭當中獲得勝利？」

「就是這樣。如果遊佐先生能順利成為大道寺家的女婿，他
一定會重金酬謝姬野東作的。」

加納律師深深地歎了一口氣。 （一五二）

他是有職人員，知法犯法，不怕不觸怒天威，問一個斬罪。
這也可代小姐報仇了。太師快請燈下寫本，公子可吩咐家人將宣
狀元捆起，明日好扛進朝中，才沒得抵賴呢？陪客就寫門生作
證。」此刻蔣相心曲已亂，並不怪女兒一死由於誤用通政之計，
反聽他一派亂言，連連點首，即叫兒子去到後面樓上去辦理。國
鑾答應，起身去了。通政陪著蔣相在書房寫本，還代他斟酌謄寫
不表。

且言宣狀元被奸相用計灌醉，在高樓上睡在榻上。可憐醉的
人事不知，任一班奸黨舞弄。宣府祇認兒子在相府寫壽屏留宿，
並不通風。國鑾早帶了一班如狼似虎的家人趕到樓中，先把宣狀
元捆起，下面眾僕婦已將小姐的屍靈抬至高樓放下，靠在宣狀元
睡的榻下。諸事停當，將到五更，蔣氏父子假意吆喝上樓，一見
女兒屍靈，哭罵： 「宣家大膽畜生！好意留你寫屏，怎麼闖上高
樓，調戲吾女不從，逼他自盡？這事不得開交了。」說著，哭
著，在樓板上跳個不住。此刻宣狀元酒已漸漸醒了，又被一陣吆
喝之聲早從夢中驚醒。睜眼一看，見身子睡在榻上，被繩捆住不
能動彈。面前站著奸相父子，指手劃腳，帶哭帶罵，還有許多下
人在那裡圍著，不解何意。忍不住問道： 「老太師請我吃酒寫
屏，屏未曾寫，為什麼將我捆在此地，是何原故？」蔣相未及開
言，國鑾罵一聲： 「放你娘的屁！你做了無法無天的事，還在此
裝聾推啞嗎？」狀元聽說，吃驚不小，道： 「我又不曾違條犯
法，你們口裡亂說什麼？」國鑾道： 「你私進人家閨閣，強姦相
府千金不從，逼死我家妹子，你不看見榻下的屍首麼？你還賴到
哪裡去？」狀元果然朝下一看，見是一個女屍橫於榻下，唬得魂
不附體，道： 「你們做成圈套，誣賴我麼？」國鑾還要開口，奸
相道： 「此刻不必與他爭辨，人贓現獲，他是有職人員，自然請
旨定奪。少不得償我女兒之命。」說罷，吩咐兒子看好女兒屍
首： 「天明即有刑部前來相驗。眾家丁，將這畜生抬下樓去，隨
我入朝。」眾家丁答應，七手八腳把狀元抬下樓來。可憐宣狀元
有口難以分辨，憑著眾人扛了入朝。

到了朝中，這個信兒已傳遍了，祇唬得宣爺、裴爺頂冒
真魂。正要去請問奸相，早已見天子臨軒。文武朝參已畢，有奸
相出班跪下，呈上一本，哭奏當今，就把宣狀元調戲女兒不從，
逼勒自盡一段情節說了一遍。天子聞奏，看了本章，龍顏大怒，
道： 「宣登鰲今在何處？」

（五十四）

「唉，還真是看不出來呢！」他誇張
的搖搖頭。

「什麼東西看不出來？」他不怕死的
挑釁，終於挑起了她不悅的反應，這傢伙
真是吵死人了！

Gordon偷笑自己的引誘計畫成功。
「沒……我是說，看不出來你的字寫

得這麼醜，竟然還可以畫出這麼漂亮的婚
紗。」

他不知從哪裡拿了張有她簽名寫字的
紙，跟婚紗的設計草圖放在一起比較，不
知死活地取笑她。

歐嘉芝額頭出現三條黑線，火氣開始
冒出，從小到大，字寫得丑一直是她的
痛。

「你不想活啦！」隱忍不住的火終於
噴出。

祇是這把火非但沒燒到存心找罵挨的
非人類，還不小心錯燒到剛推門進來的助
理。

「老闆，我祇是送茶進來給你而已
……」可憐兮兮的啜泣聲，彷彿在控訴她
是個凶惡的老闆。

「我不是在說——你……」話還沒來
得及說完整，自以為挨罵的助理早已經落
荒而逃了。

這下她惡老闆的形象，真是跳到黃河
也洗不清了。

「我不是故意的。」他舉起手發誓。
要怪也祇能怪她們看不到他，不能怪他。

「你是存心的！」歐嘉芝氣死了。
「那是因為我喜歡跟你聊天嘛。」他

繼續擺出皮皮的笑容，惹得歐嘉芝心裡一
把火愈燒愈旺。

「拜託，我在工作耶，你如果再吵，
從今天開始就不要再住我家，而且有多遠
就滾多遠！」被一大堆帳目搞得頭昏眼花
的她才不吃他這套。

氣過頭的她，忘了自己是唯一能看得
到他及跟他說話的人；也忽略了他心裡那

種 被 全 世 界 遺 忘 的 孤
單。

一張俊臉倏地垮了
下來。

「算了。」
丟下這句話，一眨

眼，他消失在歐嘉芝眼
前。

「Gordon？」她對
著空氣喚著，但辦公室
裡已沒有他的任何氣息
了。

其 實 剛 話 一 說 出
口，她就後悔了，她不
該把話說得那麼重的。

懊惱像朵烏雲，不
斷盤旋在她的心頭上。

「老闆，市長
夫 人 帶 女 兒 來 看 婚 紗
了。」內線廣播響起。

「我馬上出去。」
歐嘉芝按下回答鍵，回
覆了助理。

步出門口前，她在門邊的鏡子裡看到
有點悶悶不樂的自己。唉，算了，等他氣
消回來後，再跟他道歉好了。

望著那滿樹的金黃，Gordon 也不知
道自己為什麼一氣之下會跑回來這個地
方。

難道因為他忘了以前大部分的事，所
以分享著歐嘉芝的回憶嗎？

想起剛剛跟她之間的不愉快，他覺得
有點喪氣，他到底是怎麼回事，好端端的
幹嘛要惹她生氣？

模糊記憶中的自己，似乎不是個會因
為這種小事影響心情的人……

很難想像，他們倆才認識短短三天不
到，卻對彼此之間有這麼大的影響力。萬
一有一天，他無法再待在她的身邊，那他
該何去何從？ （十四）

那大漢一坐起來之後，立時雙目圓睜——良
辰美景她們說得一點也不錯，這人有一雙十分炯
炯有神的眼睛，他直視著我。

雖然十分黑暗，我也料到他未必看得清我的
臉面，而且，就算給他看清楚了，也沒有什麼可
擔心的。可是，在黑暗之中，他的一對眼睛，有
異樣的光芒，被它們盯著，也感到很不自在。

他用力呼了一口氣，聲大氣粗地問： 「又要
連夜轉移？」說的正是陝西土腔。

上次他問良辰美景 「是不是有緊急軍情」，
現在說的那句話，又和軍事行動有關，這個人真
可能一直在過著軍旅的生涯。

我含糊應了一聲，那人激動起來，雙臂揮
動，雙手緊握著拳，兩拳相碰，竟然發出了一
「砰」地一下聲響，接著，恨恨地道： 「不知是

哪裡來的鬼怪，人不人，鬼不鬼，又剃頭，又留
辮子，竟會給這種東西趕得東奔西竄。」

他一口氣說著，老實講，如果不是早知道這
個人精神多少有點問題，自認是李自成，他說的
那幾句話，還真不容易聽得懂。

他在罵的那 「人不人鬼不鬼」、 「留了稀薄
辮子」的，當然是滿清八旗精兵。是被吳三桂引
進關來的。

看來，這個 「李自成」，是已經失敗了的，
到了窮途末路的了。不是當年挾重兵打破北京
城，逼得崇預皇帝自殺時那麼意氣風發。

不管怎麼樣。若有人在現在，仍自以為是大
順皇帝的話，這個人的神經有問題，死無疑
問。

我悶哼一聲，他說的這種土腔，我說起來，
當然不會有良辰美景那麼好，可是也可以學上六
七分，我冷冷地道： 「打敗就打敗了，有什麼好
怨的？」

那人陡然震動了一下，看樣子，想掙扎著
撲出大抽屜來對付我，他掙扎想出來他卻又出
不來，急得他連連吼叫。

那種情形，實在怪異至極，我一生之中的
怪異經歷雖多，也未曾遇上這種場面，我退開
了幾步，和他的距離遠一點，以防他突然攻
擊。也幸好這樣，我才注意到門轉動，有人正
要開門進來。

我暫時還不想被人發現，所以立時身形一
矮，閃進了那張巨大的實驗桌之下，而且及時在
門打開之前，移過了一張椅子，遮在身前。

門打開，我看到費為醫生站在門口，急急
問： 「這次又是誰？」

那大漢厲聲道： 「不知道，居然敢出言譏
諷，多半是牛金星手下的叛逆。」

我聽了，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什麼東西，
亂七八糟，全出來了。

但細想一下，倒也不足為怪。既然已有了李
自成、李巖和紅娘子，再有牛金星、劉宗敏，又
何足為奇？這個瘋子，說不定本來就是歷史學
家，專研究明末流寇作亂的那一段歷史的。

（二十九）


